
试析《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的影响

孙兴武∗①

摘　 要　 １９３３ 年，为庆祝《申报》创刊 ６０ 周年，申报馆发行《申报年鉴》。 该年鉴汇

集各方智慧与心血，不仅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
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 至 １９３６ 年，申报馆共连续出版 ４ 次《申
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 １０００ 多万字。 《申报年鉴》的问世，在当时以及

对当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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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 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 ６０ 周年为契机，于当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

的工作》，拟定 １２ 项“努力计划”，其中第 １１ 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①。
１９３３ 年，首部《申报年鉴》诞生。 至 １９３６ 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 ４ 次《申报年鉴》②。 目前，
学术界对《申报年鉴》鲜有关注，③与此有关的文章大多停留于简单分析或介绍层面，遑论

对年鉴影响的详细探讨。 因此，本文将结合相关资料，试对《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的影

响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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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武，男，江苏省扬州市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出版

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申报》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 ２ 张第 ６ 版。
民国时期，《申报年鉴》共计发行 ５ 次（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４）；本文不论析 １９４４ 年在日伪控制下由陈彬龢主

编的《申报年鉴》。
目前，关于《申报年鉴》的研究主要有：（１）白翔《〈申报年鉴〉的价值与局限性》（《山西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着重阐释了《申报年鉴》具有“写真程度超过陈史”“努力于学术文化之灌

输”等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２）肖边在与《申报年鉴》同名的期刊论文（《年鉴信息与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中，简单介绍了 １９３３ 年《申报年鉴》的部分序言、编例和内容分类等情况；（３）傅德华、于翠艳撰写的

《〈申报年鉴〉的历史文献价值》（《中国索引》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将该年鉴的特点概括为详细、准确和完整；
（４）任晓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报人史量才的公共交往研究———以其主持〈申报〉时期的报刊活动为中

心》（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系，２０１７ 年）中简要分析了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提出该年鉴是史量才公

共交往的呈现；（５）在研究《申报》或回忆近代上海文坛的书籍中，如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都多少提

到该年鉴，以及顾国华所编《文坛杂忆》（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中何济翔非常简短地回忆了张梓生

编辑《申报年鉴》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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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申报年鉴社在向全国征求年鉴材料的《启事》中写道：“敬求全国公私各

机关赐予有力之掖助，将各种调查统计见寄，或于敝社通函奉询时，予以详明之答复，或于

敝社采访员趋前接洽时，予以适切之指示，则感激受惠者不仅敝社已也。”①该年鉴于 １９３３
年起发行 ４ 年，对主编张梓生、读者以及申报馆等相关各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感激受

惠者”确如《启事》所述，超越了年鉴编辑部门。

（一）对张梓生：兼顾工作与兴趣，提升基础与经验

距第一部《申报年鉴》出版近两年，主编张梓生在《东方杂志》 “生活之一页”专栏撰

文，以《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为题回顾了编写该部年鉴时的生活。
在评价已有的十多年编辑经历“埋送于每日在编译室做急就工作的，约居十分七；虚

靡于写若干字换若干钱的，居十分之三”②后，张梓生自忖：“倘使‘苦中亦有乐趣’的话，有
人相信，那末，我的编辑《二十二年申报年鉴》的一时期，差可称为个人近年来有兴趣的生

活了。”③

“有兴趣的生活”能够实现，得益于两个因素。 一是“一·二八”事变后家眷回绍，只
身一人在沪的张梓生并无太多家庭负担，能专心于编辑；二是年鉴草创期间，无需服从“到
点下班”的规定，能依不时涌出的构想自在工作。④

于是，张梓生在劳苦工作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兴趣，有幸将编辑工作与个人爱好相

结合。
（一）自茫无头绪至草成样册：
……这工作的进行，不能说是不苦，但一到商讨有结果，修改有进步，接到各专家

复函或赞成原稿或开示修正稿的时候，则各有一种兴趣。
（二）自材料征集至稿件发排：
……这劳苦工作的过程中，身心都会感到疲倦，但一看到平常所不曾见过的，我

所惧怕不易得到的材料，纷陈案头，同事商量争论自己认为差可成书而发排的时候，
又各有一种兴趣。

（三）自校样见面至全书告成：
……晓得较新的确是没有，所缺的抄录到了。 抵触的是各有是处而不必强求一

致，那时，便释然如释重负而发生兴趣了。⑤
“自茫无头绪至草成样册”是从宏观角度看待 １９３３ 年《申报年鉴》，“自材料征集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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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年鉴社征求材料启事》，《申报》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第 １ 张第 ３ 版。
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东方杂志》１９３５ 年第 ３２ 卷第 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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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
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



件发排”“自校样见面至全书告成”是从材料搜集整理的微观视角，均体现了个中辛苦与乐

趣。 换言之，上述三方面可谓年鉴编写三阶段，这与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提“古今之成大

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①有着相似之处。
“自茫无头绪至草成样册”，对应“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年鉴

初创，纲要如何制定、门类如何安排，毫无经验。 年鉴出版目标已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讨论、征询中求得“有结果”“有进步”，编成样册。

“自材料征集至稿件发排”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相应。 年鉴编撰，
并非仅有编辑之力，也需各界帮助。 依据拟定的纲要，向各方征求材料，需要什么材料、向
什么单位搜集、材料能否找到等，都是编辑尤其主编秉持锲而不舍的态度为稿件发排在勤

奋工作时思考的。
“自校样见面至全书告成”，蕴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的道理。 校样形成后，发现材料可能过时、缺漏或相左。 经又一番征求意见，方知材料较

新没有、所缺已录、抵触不必一致，整部年鉴终于完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欢乐便洋溢开来。
年鉴编写或许称不上“大事业、大学问”，这“三阶段”却是“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工作

的缩影。 从确立目标、勤恳编辑直至收获成果，工作中亦有兴趣。
１９３３ 年《申报年鉴》的编辑“苦中亦有乐趣”，同时在无形中为张梓生以后的编辑工作

做好了主观条件的铺垫。
就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的《申报年鉴》而言，已有第一年出版经历的张梓生驾轻就熟，尽管

其自谦“余以《申报年鉴》主编之人，不敢于此自夸其成绩，且两次年鉴之成，多应归功于供

给材参与编稿之热心掖助诸君”②。 例如，１９３５ 年公布的年鉴编辑方针与《劳苦工作即兴

趣工作》提及兴趣之所在时反映的工作目标是一脉相承、更趋完备的。
（一）集编范围广泛之材料，以适应各界参考目的不同者之检查。 （二）聚汇各专家

之所贡献，分工合作，整理各种具有专门性质之材料，以求内容之日趋精确。 （三）谋购

备诸君实用上之便利，全部材料之分列于各门类，其适当与否，经社内同人之再四斟酌，
觉尚有未妥，则分函请教于专门家及相知之备用《申报年鉴》诸君；务求各界人士，欲检

某项材料时，能以较少时间翻阅可得。③
张梓生和年鉴社同人确定了当年工作的着力点为求新、求精、求确④，有效地与编辑方针

相契合。
此外，据现有史料，就其他类似刊物来说，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⑤出版的《民国二十二年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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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著，黄霖、周兴陆导读：《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８ 页。
张梓生：《民国二十四年之〈申报年鉴〉》，《申报》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１ 张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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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上海市地方协会，１９３３ 年，版权页。



海市统计〉》，邀请张梓生担任土地、人口部分的“指导者”①，对机关和个人提供的材料进

行审订。②
无论是编写、改进其余 ３ 年《申报年鉴》，还是参与指导《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

计〉》，都与张梓生主编首部《申报年鉴》所获得的经验有着莫大的联系。 １９３３ 年《申报年

鉴》的成功发行，又和张氏将工作与兴趣相兼顾密不可分。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将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 年划分为“知识危机”阶段，③其论述主要围

绕学科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知识带来的影响。 若以“知识危机”的字面义，反观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及之前的上海：商业贸易兴盛、工业生产发达、社会团体活跃、民众生活多

样，一切似乎都瞬息万变———使身处其间的人们陷于知识危机，需要掌握新的知识以应对

外界的变化。 不仅是沪上，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因时代的发展而面

临不同程度的知识危机。 《申报年鉴》的诞生，呼应了这一社会客观现实。
１９３３ 年《申报年鉴》印行，张梓生于《编者序》中写道：

在前代，智识是士大夫阶级的专有品，只有秀才，才能知“天下事”。 可是，到了我

们这个时代，就不同了。 智识成为大众的生活必需品。 现代一个良好的公民，都必须

了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军事的常识，都必须明了本国和世界大势。 不论是一个

农民、商人、工人、学生、生产者或消费者，要是对于现代的一切活动，没有相当的认

识，连个人生活，都会感到许多困难，更不必说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了。④
从“专有品”到“必需品”，道出了各时代对知识（智识）普及程度的不同要求———“到了我

们这个时代”，知识对个人生活愈发重要，“现代的一切活动”离不开知识的储备。 张梓生

开宗明义，从主编角度谈及《申报年鉴》是申报馆为传播现代生活知识而做的努力。 一定

条件下，对现代生活知识的广布既是该年鉴刊行的初衷，也是它希望企及的影响。
１９３２ 年，第一部《申报年鉴》尚在预约之际，年鉴社就表达了对年鉴影响的畅想：“得

《申报年鉴》一册，胜购寻常参考书数十种，凡国民常识所需要者、凡普通人所应知悉者、凡
一切活动之知识，《申报年鉴》中无所不有。”⑤进入 １９３３ 年，类似广告时常在《申报》上出

现，贯穿全年。 广告所言，一册年鉴抵数十种参考书、各种知识应有尽有，冲击着报纸读者

的视线，体现了年鉴在当时的一种影响。 参考书是不必仔细阅读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喜

好和需要从中找到特殊的信息，它是通往知识殿堂的“后门”、一条获取知识的捷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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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第 ３ 页。
在相应的出版广告中，张梓生被列入审订者，参见《申报》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 １ 张第 ４ 版。
〔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囡译：《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浙江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８８ 页。
张梓生：《编者序》，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 １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影印本，第 １５ 页。
《申报》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第 ４ 张第 １５ 版。
〔英〕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旎译：《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０５ 页。



《申报年鉴》就是这样的参考书，读者通过检索年鉴目录，能够快速获取对他们有用的知

识。 “我国民既不能弃现有职业而就高深学问，两全之策，惟有开快车，抄直径。 购读最近

出版之《申报年鉴》，诸事无不倡晓。”①

与现代生活相对，则是原始古老、愚昧闭塞的生活，其间的人们不需要“开快车”“抄直

径”地获得知识，何况知识又或许被类似于士大夫阶层的人士所垄断。 减少愚昧闭塞的思

想是普及现代生活知识后必然达到的一个目标和影响，是《申报年鉴》发刊时的期望：“愚
昧是民族的最大弱点。 《申报年鉴》的发行，要是在增加国民认识这一点上，对于抗日反帝

的工作，有些微的效劳，这是同人们最大的期望了！”②而知识“往往被视作经济、社会……
改革的辅助物”③；向现代化步履蹒跚迈进的中国呈现《申报年鉴》，对读者来说是少愚昧、
增“现代”，实际也是申报馆和申报年鉴社为那个内忧外患的变革年代添加的注脚。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申报馆业务广泛，在经营《申报》之时，图书、期刊等领域也有很大建树，“印行之书每

月不下三四部”④，“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已发展成为上海较完备的新闻出版中

心”⑤。 因而，本部分标题中“报馆出版物”，指申报馆及其附属机构（申昌书局、点石斋印

书局、图书集成印书局、集成图书公司等）⑥所发行的各类出版物。 结合现有资料，选取

《申报年鉴》创刊前申报馆发行的部分出版物，列表如下：

表 １　 １８７２—１９３２ 年申报馆各类出版物管窥⑦

序号 首次出版年份 名称

１ １８７２ 《申报》

２ １８７２ 《瀛寰琐记》

３ １８７３ 《文苑菁华》

４ １８７４ 《儒林外史》

５ １８７５ 《四溟琐记》

６ １８７５ 《遁窟谰言》

７ １８７５ 《快心编》

８ １８７７ 《寰瀛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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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申报》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第 ６ 张第 ２２ 版。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 １ 册，第 １６ 页。
〔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囡译：《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第 ２８８ 页。
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７９ 页。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１８５０—１９４９）》，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１ 页。
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２２ 页。
表 １ 由笔者根据《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第 ２２６—２８１ 页的内容选取主要部分归纳而成，未囊括年份范

围内全部出版物，故名“各类出版物管窥”。



（续表）

序号 首次出版年份 名称

９ １８８７ 《古今图书集成》（仿印）
１０ １９１９ 《申报星期增刊》
１１ １９２０ 《常识》
１２ １９２１ 《申报汽车增刊》
１３ １９２２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
１４ １９２３ 《教育与人生》
１５ １９２４ 《本埠增刊》
１６ １９３０ 《申报图画周刊》
１７ １９３２ 《申报月刊》
１８ １９３２ 《淞沪血战回忆录》

从上表可知，１８７２—１９３２ 年，申报馆出版物种类繁多，可细分为报纸、图书、期刊 ３ 种。
除《申报》为报纸类以外，如《文苑菁华》《儒林外史》等为图书类，《教育与人生》《申报月

刊》等属于期刊类。 这些出版物主题多样，涉及笔记小说、回忆录、文学、教育等，更有当时

全国报纸绝无仅有、主要是为汽车推销商服务的《申报汽车增刊》。①
１９２０ 年代末至 １９３０ 年代初，《申报》发行量已至 １４􀆰 ８ 万份，②其中外埠发行约八九万

份。③ 如此可观的发行量，离不开申报馆各类出版物对读者的吸引力。 《申报》读者众多，阶
层不一，兴趣各异。 每个出版物的发行满足了目标读者的期望，“捕获”了他们的目光。 相对照

的是，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有一统计：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上海仅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大

书局的新出版物册数平均每年占据同期全国出版物的 ６５％，其中商务印书馆即覆盖 ４８％ 。④
而以《申报》６０ 周年为契机，于 １９３３ 年创刊、发行 ４ 年的《申报年鉴》，是办报人重视当下

社会状况的职业性延伸，⑤它承接了满足读者需求这一目标，是报馆出版物名录中的新成

员。 它与《申报丛书》《中国分省新图》等新出版物一道融入史量才的“大出版观”，为《申报》
和申报馆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新闻出版业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申报年鉴》当今影响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年的《申报年鉴》，彼时作为国人现代化生活之参考，如今则是学术研究

９６

试析《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第 ２７１ 页。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３０ 页。
宋军：《申报的兴衰》，第 １５７ 页。
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

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３７、３３８ 页。
黄显功：《申报馆出版物的时代特点》，收入邵雍等著：《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第 ４９ 页。



的史料和编辑思想的体现。
（一）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分为土地、人口、立法、国防、学术、交通等部分，涉及领域广

泛，记录了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此 ４ 年间的一些情况，为后人了解并研究那时的中国留下了一个

重要的史料来源。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例。 在该网站“高级检索”页面以“被引文献”为唯一检索条

件、以“申报年鉴”为条件内容精确搜索１３ 个数据库后发现：截至２０１９ 年３ 月３１ 日，共计８６０
篇知网所收文献将《申报年鉴》作为参考文献之一。① 虽然此搜索结果难以排除 １９４４ 年的

《申报年鉴》，但这一检索结果仍反映出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年《申报年鉴》对当下学术研究的助力。
比如，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 １９３０ 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

案》，通过参引 １９３５ 年《申报年鉴》所载 １９３４ 年上海绸厂 １ 万元以上产值者中美亚居首

位，指出“到 １９３０ 年代初，该厂便成为业内之巨擘”②。
又如，李慧《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疫疠防治的历史考察———以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华东地区

为中心》，文章借 １９３６ 年《申报年鉴》所记 １９３４ 年全国医师、药师的人数，论证“医疗卫生

事业的滞后，带来疫疠防治工作的落后”③等观点。
引用《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的文献，与年鉴本身的包罗万象相似，仅 ２０１８ 年就涉

及经济、教育、医疗、灾荒、军事等各类主题，其他年份也概莫能外。
但是，“８６０ 篇”的被引量仍有提高之处，才可与年鉴的价值相匹配。 文海出版社、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机构相继影印出版的《申报年鉴》④，已为学术研究

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纸质版的价格、体量却容易成为查阅时的阻碍。 今后如果该年鉴在线

检索系统出现，这一局面将被有效地改变。
（二）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以张梓生为主的《申报年鉴》编辑已将他们的考量与年鉴编写融为一体，反映的编辑

思想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年鉴编写的开放性。 年鉴内容庞杂，尤需集思广益而非闭门造车，延揽专家学

者共同编撰方能保证年鉴的准确。 以 １９３５ 年材料供给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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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说明：（１）为稳妥起见，跨库选择时勾选了中国知网所含全部数据库，共计 １３ 个；（２）由于无法在搜索时

更加细致地区分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年《申报年鉴》和 １９４４ 年《申报年鉴》，故只能以“申报年鉴”（无引号、书名

号）为检索内容，导致检索结果中确有一部分只是将 １９４４ 年《申报年鉴》作为参考文献，如朱叶《国民政

府对汪伪“和平运动”的广播战》（《学术交流》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一文引用了 １９４４ 年《申报年鉴》的内容。
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 １９３０ 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案》，《史林》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李慧：《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疫疠防治的历史考察———以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华东地区为中心》，苏州大学历史学

系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２ 页。
１９７３ 年，文海出版社仅影印出版 １９３５ 年《申报年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影印出版全套《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４）。



表 ２　 １９３５ 年《申报年鉴》材料供给者①

翁文灏（土地） 曾世英（土地）

欧阳缨（土地） 余青松（天文）

竺可桢（气象） 龙相齐（Ｅｒｎｅｓｔ Ｇｈｅｒｚｉ， Ｓ􀆰 Ｊ􀆰 ）（气象）

刘燧元（内政） 曾养甫（建设）

秦景阳（建设） 赵鸣九（考试）

谢冠生（司法） 戴铭礼（财政）

章乃器（金融） 刘大钧（工业）

陈仲戟（工业） 周启刚（侨况）

蔡元培（学术） 丁文江（学术）

舒新城（出版） 金宝善（卫生）

　 　 按：单元格括号内为供给材料所属类别。

从中可见翁文灏、竺可桢、章乃器、蔡元培、丁文江和舒新城等知名人士参与其中，这
进一步提升了年鉴内容的可信度，折射出申报馆和申报年鉴社的影响力。

“开放性”的另一含义，是编者欢迎并有勇气直面各种意见与批评。 首部年鉴出版后，
年鉴社在《申报》刊登广告《〈申报年鉴〉征求校订及批评》，“普求各专家及读者通函批评，
及将看出之错误告知云”②，表明了年鉴编者坦诚的态度。 同年和次年，千家驹分别在《图
书评论》和《独立评论》发表对相应年份《申报年鉴》的评价，③有肯定、有批评，而年鉴社的

回应可从 １９３６ 年千家驹致信胡适时略知一二：“我评过《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及二十二

年之《申报年鉴》。 他们的编者无不专函表示谢忱，且于改编时（如《浙江实业志》及二十

三年之《年鉴》）在编制上竟完全接受我的意见。”④专函答谢、完全采纳意见，让千家驹印

象深刻，这是年鉴编写开放性带来的魄力。
第二，年鉴编写的时代性。 年鉴一般是对上年情况的汇总整理，时代特征鲜明。 如何

在选取材料时更好地与时俱进，是一个命题式的挑战。 其中有四次《申报年鉴》都将上一

年国内重要大事置于年鉴之首，１９３３ 年是“一年来之国难”⑤，其余 ３ 年依次是“东北在中

国之地位”⑥（１９３４）、“纪念史量才先生”⑦（１９３５）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

１７

试析《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 ６ 册，第 １８７ 页。
《〈申报年鉴〉征求校订及批评》，《申报》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５ 张第 １９ 版。
分别是：（１）千家驹：《〈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二年）》，《图书评论》１９３３ 年第 １ 卷第 １２ 期；（２）千家驹：
《〈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三年）（书报介绍）》，《独立评论》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０２ 号。
千家驹：《千家驹致胡适》（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
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１６ 页。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 １ 册，第 ３１—７３ 页。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 ３ 册，第 ３７７—３８０ 页。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 ６ 册，第 １８１—１８３ 页。



举法》等①（１９３６）。 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表明编辑同人与国人一道因日本侵略东北而产生

的同仇敌忾之情，另一方面则是从年鉴社集体角度出发对所属报馆变故、对国家发展的关

心，很好地诠释了“时代性”。
第三，“对张梓生：兼顾工作与兴趣，提升基础与经验”间接说明年鉴编写需要认真的

态度。 在编撰年鉴过程中，编者能品尝到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应始终保持谨慎仔细的态度

以确保年鉴质量。
最终，第一至第三方面在本质上都围绕“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年鉴

编写应时刻以读者为中心。 《申报年鉴》的撰写及出版，首要目的是服务读者：“凡国民常

识所需要者、凡普通人所应知悉者、凡一切活动之知识，《申报年鉴》中无所不有。”年鉴为

他们带来现代化的知识，使其更快更好地参与现代日常事务。
上述是《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蕴含的编辑思想。 由“鉴”观“志”：当前，我国正处

于第二轮修志的收尾阶段———截至 ２０１５ 年，首轮修志结束，第二轮修志进入关键时期，全
国已出版 ７０００ 多部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２０２０ 年，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将全面完成。②

虽然年鉴不同于方志，仅编撰材料选取的时间长度即是一个明显的差异。 年鉴是以

一年为限，方志是以几年至几十年不等、相对更长时间为限，各自呈现编撰对象在特定时

期内的情况。 一定程度上，年鉴可视作每年一出的方志，方志则类似多期年鉴的整合版。
因此，基于年鉴与方志的相似性，了解《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编者的所思所想，将有助

于当前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推进与完善。

三、结语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申报馆编写年鉴如是评价：“一家私营报馆不惜

耗费资金和人力，编制社会年鉴，实属有远见的文化建设。”③正因为是“有远见的文化建

设”，年鉴的发行从当时而言，“编者”“受众”和“出版机构”所受影响虽然不同，却能归结

为都受惠于《申报年鉴》的出版。 而“远见”所及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该年鉴仍是学术研究

的史料来源、方志修撰的有益借鉴，是前人为今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与此同时，上文“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所述编辑思想，既有利于方志编修，也

是当今年鉴编写应参照的标杆。
首先，年鉴编写的开放性呼唤“开门编年鉴”。 《申报年鉴》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各专家

学者的鼎力相助，也离不开申报年鉴社勇于接受批评的态度和勇气。 反观当下，以地级市

年鉴为例，虽有各方的共同努力，如专业性的回顾通常由各单位供稿，但在出版后缺乏类

似《申报年鉴》借助报刊广告征求意见的举措，不利于年鉴内容的逐步完善。 此外，“开门

编年鉴”既是“开门”迎接批评，也应“开门”宣传、欢迎各界人士在确保年鉴质量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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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编写，而非局限于一般的约稿。
其次，年鉴编写的时代性要求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这可以从以下 ２ 个角度入手：

１􀆰 内容安排。 年鉴是对上一年情况的整理汇总，因时而变，一定程度上已经回答了如何实

现编写的时代性。 但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中却仍显不足，如章目安排常年鲜有变动、个
别内容“流水账”等。 《申报年鉴》对上年章目、内容的改编则值得借鉴，如 １９３４ 年《申报

年鉴》将 １９３３ 年“出版”“学术”和“宗教”三章统合为“学术宗教及出版”①，“用意在于废

除不关重要之独立篇目，合并于性质相类之各篇内，以免重复而便检查”②；２􀆰 出版形式。
《申报年鉴》分为精装本和普及本，适应了不同读者的需要。 在信息化时代，将年鉴分为精

装本和普及本的做法具有启发意义。 目前，我国年鉴以纸质出版为主，网络化出版尚未普

及。 就单个年鉴而言，主办单位可先以部分内容为尝试，或设立专门网页、或与微信公众

号相结合、或开发相关手机应用软件，将年鉴分为纸质版和网络版，逐步减少纸质年鉴的

发行量与发行内容。 这将极大方便读者的查询阅览，有效助力年鉴编写的开放性，也符合

绿色环保的理念。
最后，“以读者为中心”是年鉴编写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１９３５ 年《申报年鉴》出版时，

申报年鉴社曾指出：“本年《申报年鉴》新本，已于昨日出版，该书网罗广博，别择精审、约举

内容……皆苦心经营，以期此书能有禆补于读者。”③苦心经营的目标是希望给读者带来

帮助。 如今，在编者认真编纂的基础之上，年鉴编写的开放性和时代性相辅相成、相互交

融，根本目的亦都是服务读者：前者侧重于年鉴撰修和出版反馈过程，使读者有途径参与

年鉴编写、提出自己的建议，后者关注年鉴使用过程，使读者更加便捷高效地查阅信息。
总之，《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的发行，使读者受益匪浅，为张梓生、申报馆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现今科研与修志编鉴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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